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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

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是恩格斯一生最后

的重要著述。《导言》是为马克思《1848年至 1850年

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出版而写的。在《导言》中，

恩格斯对 19世纪 40年代以来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

思想作了深刻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无产

阶级革命理论；根据19世纪90年代初资本主义新变

化和工人运动新经验，对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和

策略思想作出深入探索，成为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

革命和策略问题的最后的政治“遗嘱”。

在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周年之际，重读《导言》，

廓清一百多年来对恩格斯这一“遗嘱”的种种误读

甚至是刻意歪曲，昭彰恩格斯思想的真谛具有重要

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

想的新变化

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

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探索，大多集中于暴力革命问

题。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问题，是他们深入考察近代

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亲历 1848年欧洲大革

命，深刻分析无产阶级革命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

后得出的结论。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在《法

兰西内战》等著述中，马克思对巴黎公社革命经验作

了总结，进一步阐述了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

成的国家机器，在革命中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

立新的国家政权，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

政，使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经济上政治上真正获

得解放的思想。

19世纪70年代初以后，西欧主要国家资产阶级

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发生了新变化，西欧一些国家

的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新迹象，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问题适

时作出了新的探索。他们在强调暴力革命重要性的

同时，进一步提出各国工人阶级要根据本国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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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选择适当的革命道路和方式的问题，认为在无产

阶级革命发展过程中，如果能够用和平手段获得政

权，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是有利的。因此，只要

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无产阶级不仅不反对，而且一定

会抓住这样的机会；当然，即使在这时，也要做好暴

力革命的充分准备。1872年，马克思在《关于海牙代

表大会》的演说中指出：“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

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

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

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

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

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

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

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

命的杠杆。”[1]

1877年，德国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

了显著成效。1878年初，恩格斯在《1877年的欧洲工

人》系列文章中，对德国工人运动的这一新变化作出

深刻阐释，提出：“1877年一开始，就迎来了一次胜

利，这次胜利是工人曾经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之

一。1月 10日，根据普选制举行了三年一次的德国

议会(帝国国会)选举；这种选举从 1867年起就使德

国工人党有机会统计自己的力量，向世界显示它的

组织得很好而且不断壮大的队伍。”[2]163恩格斯不仅

肯定“德国工人党的迅速进步，是它的最积极的参加

者付出重大牺牲才赢得的”；而且还充分估计了这一

变化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将产生的积极影响，特别

提出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共同的行动计划”的思想。

这就是，国际工人运动中“再也没有宗派了，再也没

有人标榜教条主义的正统性和教条的至高无上了，

只有共同的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最初由国际所

草创而现在已被普遍采用，因为在每个地方它都是

从运动的实际斗争中自觉地或自发地产生的；这个

计划既能灵活地适应每个国家和每个地方的各种不

同的条件，又能在任何地方都同样保持自己的基本

特点，从而保证目标的统一，保证为达到工人阶级自

己解放自己这一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方法的总的一

致”[2]169-170。恩格斯提出的“共同的行动计划”，是对

第一国际精神的彰显，也是对实现工人阶级自己解

放自己目标的新的探索。

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欧洲的经济政治形势和

阶级斗争状况发生了新的变化。欧洲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在进入相对稳定发展的同时，各国工人阶级的

力量也在日益壮大，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也在不断

增强；同时，由于军事技术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军

队和军事统治力量得到加强，无产阶级举行旧式起

义的革命方式遇到极大的困难。这时，在像德国这

样一些国家，“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

段”[3]，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在国会选举上所得的选

票迅速增加，工人运动利用“合法”的选举手段为新

的斗争形式，也成为当时工人运动发展的一种重要

选择，利用普选制也成为测量工人阶级成熟程度的

重要标尺。

在这一背景下，恩格斯在 1884年就提出：利用

“合法”的选举办法，显然是一种新的“武器”；但是，

“选举已经表明：对敌对者采取顺从和让步的办法，

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因此，在利用“合法”的选举办

法时，也不能放弃这一过程中的“顽强的抵抗”，“只

有通过顽强的抵抗，我们才能迫使人们尊重我们，才

能成为一支力量”，这应该是一种“可以让人透过丝

绒手套感觉到钢手铁腕”的力量。恩格斯强调：“任

何一个政党，要是不撒谎的话，都不曾否认过在一定

的情况下有进行武装反抗的权利。从来没有一个政

党会放弃这种非常的权利。”在坚持和决不放弃这一

“原则”的前提下，也应该看到，“在目前的军事情况

下，当武装力量还在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去同

军队发生战斗。我们可以等待，直到武装力量本身

不再是反对我们的力量”[4]528-529。支撑无产阶级政党

进行合法斗争的力量，在于无产阶级自身的顽强奋

斗，在于无产阶级政党坚守的“不放弃这种非常的权

利”的胆略和信心。

189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家议会的选举再

度“获得巨大的胜利”，恩格斯给予充分肯定。他在

1890年 2月撰写的《德国 1890年的选举》和《今后怎

么办》的文章中认为，这一“巨大的胜利”表明：社会

主义的工人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和果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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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德国工人正是“由于自己的坚毅和沉着、铁一般

的纪律、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毅力，才

获得这样的胜利”[5]10。同时，恩格斯也提出：“反社会

党人法已经给了我们工人够好的教训，在我们的队

伍里已经有够多的老战士，他们当中有够多的人已

经学会，在弹雨的袭击下持枪待命，直到冲锋的时刻

到来。”[5]11对于德国资产阶级统治者来说，他们也将

会看到：“德国工人阶级只是把他所能提供给它的一

切当做分期偿付的债款来领受，而不会在它的原则

和要求上作丝毫的让步，而且不会缓和它对那个只

有靠奴役人民中的劳动者大多数才能生存的政府所

采取的反对立场。”[5]5

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

者的告别信》中，对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合法性”问

题作出分析，认为“应当努力暂时运用合法的斗争手

段来应对局面。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享有某

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

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运用这种办法收效

最大”。能用“合法的斗争”手段达到“收效最大”的

目标，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最好选择。但是，

恩格斯同样提醒德国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政党运

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必须以对方也在法律范围内

活动为前提”。在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选择上，“如

果有人企图借助新的非常法，或者借助非法判决和

帝国法院的非法行为，借助警察的专横或者行政当

局的任何其他的非法侵犯而重新把我们的党实际上

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这就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

不重新走上它还能走得通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即不

合法的道路”[6]400。这是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策

略和选择上不能作“丝毫的让步”的“原则”。

1891年10月，恩格斯在《德国的社会主义》一文

中，再次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合法斗争条件下利用

普选权取得的胜利作出肯定，同时也对无产阶级政

党在合法斗争中的策略问题作出阐释。他认为，“合

法性在如此出色地为我们效劳，如果这种状况延续

下去，而我们却要破坏合法性，那我们就是傻瓜”。

合法斗争不仅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唯一选择，

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一成不变的策略。恩格斯指

出：“不定哪一天，德国资产者及其政府将对旁观日

益高涨的社会主义高潮感到厌倦；他们将诉诸非法

行为，诉诸暴力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反革命势力

的暂时优势也许能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推迟几年，然

而这只能使今后的胜利更彻底和更巩固”[6]430。恩格

斯对新形势下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问题的这些辩证

的战略的思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

策略思想发展的新境界，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产生

重要影响。

二、《导言》撰写的初衷及思想特征

1895年 1月 30日，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前进

报》出版社经理的理查·费舍写信给恩格斯，建议把

马克思在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

的论述法国 1848年革命的三篇文章编成单行本出

版，并请恩格斯写一篇导言。

恩格斯同意费舍的建议，并对这一单行本的内

容作了调整。他首先提出，费舍建议的马克思在《新

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1期至第 3期发表的总题

目为《从 1848年到 1849年》的几篇文章，可以作为

单行本的第一章至第三章；同时，还要增加一篇文

章，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

论》第 5期和第 6期合刊撰写的《时评·1850年 5-10
月》中马克思写的关于法国革命的那部分内容，恩

格斯给这部分内容加了“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的

标题，作为这一单行本的第四章。其次提出，由这

四章组成的小册子，可以定名为《1848年至 1850年

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凸显马克思这四篇文章的主

题思想。

1895年 2月，恩格斯在给费舍的信中对这两个

方面的调整作了说明。恩格斯提道：“附上小册子的

书名和几章的标题。为了使这三篇文章更加完整，

必须加上第五一六期(合刊)上论述法国的部分作为

第四章。材料的安排应像附页上注明的那样：开头

(放在括号里)是我写的几句引言，然后是从第 150—
153页中按照说明摘录的部分，再后是一行删节号，

表示省略，最后是从第 160—171页中摘录的主要内

容。这样就可组成相当不错的一章，加上关于废除

波拿巴在 1851年 12月作为借口使用过的普选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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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就真正使得这部著作完整了，否则小册子将显

得残缺不全。”[4]684-685

恩格斯提到的“真正使得这部著作完整起来”的

内容，指的就是收入《1848年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

级斗争》第四章中的有关论述。1850年初，法国革命

的反动力量沆瀣一气，把人民在“选举中所取得的胜

利化为乌有”[7]176，由此，“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

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期所能起的作用不过

如此而已。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7]178。

马克思在 1848年革命期间就已经提出的这一论断，

是对迷信“普选权”、一味追求“合法斗争”策略的深

刻抨击。

1895年2月至3月间，恩格斯为《1848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小册子写了《导言》。在《导

言》中，恩格斯充分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

取得的成就，认为在德国工人那里普选权从历来的

资本的“欺骗手段”变成了劳动的“解放手段”，普选

权成为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应当利用

普选权这一合法斗争形式为未来的决战积蓄和准备

力量。同时，恩格斯也告诫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完

全放弃暴力革命，提出“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

‘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

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6]550-551的重要思想。

1895年3月6日，费舍受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委托

给恩格斯写信，以当时德意志帝国国会正在讨论所

谓反颠覆法草案为由头，请求恩格斯按照随信附上

的修改方案，对《导言》作出修改。费舍特别提到，党

的执行委员会“担忧”的是：“你总得承认，一个心术

不正的对手不难把以下两点作为你的论述精华公布

于世。首先，承认我们之所以到今天还没有进行革

命，只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因为军队还没有受到

充分的感染——而对于防止政变法草案来说，这正

是需要证明的；其次，如果我们遇到战争或别的严重

动乱，譬如公社，我们就会在面临祖国的敌人这类情

况下举起起义的旗帜。”[8]30-31

3月 8日，恩格斯对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所谓“担

忧”作了驳斥。他在给费舍的复信中提出：“我尽可

能考虑到你们的严重担忧，虽然我十分愿意理解但

还是多半不能理解你们的担忧是由何而起。”恩格斯

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错

误观点：“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

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在那些已被其制定者违犯的法

律面前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

左脸送过去的政策。”恩格斯坚定地指出：“如果你们

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

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

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

为这一权利。”[4]686恩格斯郑重声明，《导言》的原稿经

过这样的删改已经受到一些损害，他自己在修改原

稿方面“决不会再多走一步”[4]687。恩格斯旗帜鲜明

地表达了他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分歧的

焦点所在。

但是，恩格斯没有料到的是，在《1848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小册子出版前，《前进报》在

1895年3月30日发表了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

的社论，在未经恩格斯同意的情况下，就从《导言》中

断章取义地摘录了几段话，对恩格斯的观点作了严

重歪曲。这篇社论强加给恩格斯的观点是：“今天的

无产者不管遇到任何挑衅，都应冷静，也不打算再回

到老式的街垒革命；用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渗入日渐

衰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方面他掌握一种更为革

命的手段。”[8]43

恩格斯看到这一社论后非常气愤，他在 1895年
4月 1日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今天我惊讶地发现

《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

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成了一个温顺

平和、无论如何都要守法的人。我特别希望《导言》

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

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

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对我只字未提而

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4]699两天之后，

恩格斯于4月3日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再次批评了《前

进报》的做法，他指出：“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

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 1848-1850年
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

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对使用暴力的策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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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

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

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要的附带条

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

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

适用了。”[4]700恩格斯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大局上看

待这个原则问题，从战略和战术的结合上对待无产

阶级政党革命和策略的选择问题。根据恩格斯的要

求，1894-1895年《新时代》杂志第 13年卷第 2册第

27期和第28期连载了这篇《导言》，但是发表的还是

恩格斯在单行本中有过删改的《导言》。

恩格斯在《1848年至 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

争》出版过程中的这些论述，特别是在如何全面理解

他在《导言》中所阐释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

论述，最清楚不过地阐明了恩格斯思想的真谛。在

整个20世纪，所有对恩格斯思想作出误读或者曲解

的观点，不仅站到了恩格斯作出严厉批驳的错误观

点的那一边，而且还硬要把恩格斯作了严厉批驳的

错误观点说成是恩格斯的观点。在20世纪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中，对《导言》的误读和曲解，不仅成为制造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的所谓“证据”，而且也成

为那些武断地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由他和马克思

一生信守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观点的所谓

“证据”。

三、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新阐释

《导言》是恩格斯晚年留下的最后一篇重要著

述。在《导言》中，恩格斯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如何

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问题的

探讨，实际上就是恩格斯对走向新世纪的无产阶级

革命和策略思想的全面阐释。恩格斯对此作了四个

主要方面的阐释。

首先，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对 1848年至 1850年

法兰西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运

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结果。《导言》一

开始，恩格斯就指出，收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

西阶级斗争》的四篇文章，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

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

初次尝试”[6]535。在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时，“由于马

克思准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以及

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事件，所以他能对

当时的事变作出这样的叙述，这一叙述对事变内在

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

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

验。”[6]535这里讲的“两度检验”，一是指 1848-1849年
欧洲革命期间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的检

验，二是指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之后事

件判断的检验。

其次，恩格斯坦率承认，在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

时，由于受过去历史经验特别是法国经验的影响，在

关于革命运动的条件和进程的看法上“曾经错了”。

恩格斯指出：“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

‘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步骤的观念，

带有回忆 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

然的和不可避免的。”[6]537当时，整个欧洲甚至俄国边

境都卷入了革命运动，他们一味强调“伟大的决战已

经开始，这种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

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

胜利”。但是，历史证明，“当时的看法只是一种幻

想”；而且“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

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

条件”[6]538。1848年以后的工业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

大陆，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

阶级，并把他们推到社会发展的前台，革命的客观前

提和斗争的主观力量、阶级基础都发生了变化。在

现在社会主义者国际大军“不可阻挡地前进”，在“人

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

增”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大军“还远不能用一次重大

的打击取得胜利”，就更为“彻底证明了，在1848年要

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实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

可能的事情”[6]541。恩格斯由此而认为，“1848年的斗

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6]538；历史清

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

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6]540。

再次，恩格斯结合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阶级斗争

的新形势，提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策略，即无产阶

级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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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人们以为战斗

的无产阶级也跟巴黎公社一起被彻底埋葬了；但

是，战斗的无产阶级不仅没有被埋葬，“恰恰相反，

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发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

的时候开始的”[6]543。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 1866
年以来实行的普选权，社会民主党迅速地成长，力

量进一步壮大。

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充分利用普选权一步

步地扩大自己的阵地、取得重大胜利的实践给予高

度评价。他指出：“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

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

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了头一个重大贡献，而

除此以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

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

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

样使用普选权。”[6]544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内外的合

法斗争，是无产阶级手中的一件卓越武器，已经成为

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

恩格斯分析了民主制和普选权对于工人阶级及

其政党的意义。在恩格斯看来，民主制和普选权可

以使工人阶级政党更多、更好地传播自己的主张，特

别是无产阶级政党能对广大群众广泛而深入地宣传

自己的观点，揭露资产阶级的攻击诽谤。由于工人

阶级有成效地利用了普选权，并使它作为自己一种

崭新的斗争方式发挥作用，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

统治的国家机构中，工人阶级也能利用其中的某些

东西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工人参加各邦议

会、市镇委员会等的选举，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

样的职位，其结果就“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

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

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6]545。因此，无产阶

级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认为普选权对于工人只是“陷

阱”和政府的“欺骗工具”的看法，应当把它看作是工

人“解放的手段”之一。工人阶级政党应该有效地利

用议会和普选权，广泛宣传、教育、训练和组织群众，

为未来的革命斗争做好充分准备。

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发展，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

进行斗争的条件，特别是“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

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

了”[6]545-546。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

政治、科技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如大城市得到扩

展，政府军队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多，军队调遣也因

交通的发展变得便利，而且各国政府军队的武器装

备得到很大的改进。与此相反，各国无产阶级自巴

黎公社失败以后已经有数十年没有掌握武器了，无

产阶级丧失了物质的保卫手段。显而易见，“在起义

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个阶层都同情

的起义，很难再有了”；因而在现在的条件下，“一个

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

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6]548。

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是多数人参加的、为

了多数人的利益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这一性质决定

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让多数人觉悟，并自觉地投入

到斗争中去。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策略，应当是利

用合法斗争提高工人阶级的理论素养和觉悟，不断

积聚力量。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充分利用合法

形式长期不懈地做好动员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并且

保持现有的良好发展势头，“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

得社会中间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

成为国内的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

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6]551。

最后，恩格斯强调，在合法斗争的整个过程中，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坚持自己的“革命权”。对

利用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的充分肯定，绝不意味

着他把议会斗争视为唯一手段，更不意味着放弃

无产阶级的“革命权”；无产阶级政党“须知”的是，

“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这其实也是

“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唯一权利”[6]550。

为了保证不放弃“革命权”，无产阶级需要建立

一支“决定性的‘突击队’”[6]551；如果没有了这支“突

击队”，“决定性的战斗就会推迟、拖延并且会造成更

大的牺牲”[6]552。在恩格斯看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就

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

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

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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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6]551。恩格斯还从革命策略上提出，在决战时刻

未到来之前，决不接受统治阶级的挑衅，以避免把工

人引到“枪响箭鸣”的地方，消耗自己的力量和遭受

不必要的损失，而是要聚集力量，为决定性的战斗作

出充分准备。

四、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根

本要义

在《导言》中，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的

新阐释，是恩格斯对其一生经历的无产阶级革命斗

争过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其根本要义在于：

无产阶级政党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开展无

产阶级斗争是有原则、有前提条件的。无产阶级要

把日常工作中的合法斗争同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

结合起来，即把它作为实现夺取政权目标的手

段，而不是放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目标，让资本

主义自发地、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相反，要“痛

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

‘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4]613。恩格斯提出

的这一根本要义，并没有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

领导人所接受；相反，恩格斯所批评的那种“让资本

主义自发地、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的论调却在

党内得到滋蔓，逐渐地侵蚀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科

学的思想基础。

在1895年3月8日给费舍的回信中，恩格斯针对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委员会对《导言》的删改，旗

帜鲜明地提出了以下三点意见。

一是在《导言》中，恩格斯的论述是：“凡是要把

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

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

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6]549恩格斯不同意把这

段论述删改为“他们一定要弄明白，他们采取行动是

为了什么”[4]686-687。

二是在《导言》中，恩格斯提出：“在罗曼语国家

里，人们也开始逐渐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

正。德国人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

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效法；无准备的攻击，

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6]550党的执行委员会建议删

去这一论述，只把“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

地位”的论述，改为“号召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

次要地位”。恩格斯认为：“你们的建议有事实上的

错误。英国人、意大利人等每天都在运用攻击的号

召只是不认真罢了。”[4]687

三是在《导言》中，恩格斯提道：“现在社会民主

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要反对社会民主党

的颠覆，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式的颠覆，即非破坏

法律不可的颠覆。”[6]553党的执行委员会主张删去“现

在”这一限定词，恩格斯指出：“你们想去掉‘现在’一

词，也就是把暂时的策略变成永久的策略，把具有相

对意义的策略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策略。我不会这

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以免使自己永世蒙受耻辱。因

此我拒绝写什么相反的东西，我说‘正是现在遵守法

律对社会民主党从事颠覆十分有利’。”[4]687

显然，恩格斯在这三个方面意见中强调的是，在

当时的形势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尽量利用普选

权和一切合法手段进行斗争，但是无产阶级开展合

法斗争的前提是统治者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如

果政府破坏法律，迫害工人政党，无产阶级就要转向

非法斗争，而不会相信任何无端攻击革命暴力的道

德说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德国统治者方

面“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会放开手

脚”，就能随意地对待统治者了。“但是它届时究竟会

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6]553可见，

恩格斯是以科学的、辩证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革命

斗争的策略的。不顾一切时间、地点和条件，一味崇

尚暴力，是极端愚蠢的；但是如果完全放弃暴力的准

备，甚至放弃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也是绝对不可取

的。事实上，恩格斯晚年依然认为，“无产阶级不通

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

新社会的唯一大门”[4]578。

1889年 12月，针对意大利资产阶级学者把“社

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的观点强加给

他的事实，恩格斯作出严厉驳斥：“我没有说过‘社会

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

过，十有八九的前景是，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

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

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6]4431893年，法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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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使党的一些领导人冲昏

了头脑。米勒兰等人极力主张利用资产阶级共和国

来实现社会主义。恩格斯针锋相对指出：“共和国像

其他任何政体一样，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只要它是

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它就同任何君主国一样地敌

视我们(撇开敌视的形式不谈)。因此，无论把它看做

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还是当它还被资产

阶级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

无根据的幻想。”[4]671

1892年 7月，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

《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提到，在英国，“工人们

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只要他们提出要求，并且

明白自己要求的是什么，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

定性的力量；1892年的选举已经在这方面开了一个

头。其余的事情，大陆上的工人运动是会去关心的；

那些在议会和市镇参议会中已经有那么多代表的德

国人和法国人，将以自己的进一步的成绩来鼓舞英

国人的奋斗精神”[9]380- 381。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

“合法”斗争的成效和意义作了肯定，而且还把这种

“合法”斗争看作是国际工人运动联合的一种新的

形式。与此同时，针对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调和

阶级矛盾和冲突实际的观点，恩格斯指出：“现在也

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

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

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

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披着羊皮的豺

狼。”[9]3711895年 3月 3日，在给理查·费舍的信中，恩

格斯依然严正声明：“守法，目前暂时在一定程度上

对我们还是适用的，但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守法，

即使是口头上也罢！”[4]689

未经修改、删节的《导言》全文，到1930年才第一

次公开发表。在未经修改、删节的《导言》中，恩格斯

并没有完全否定巷战形式。他指出：“这是不是说，

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

只是说，自1848年以来，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经

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经变得有利得多

了。所以说，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情况有

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6]548在恩

格斯看来，巷战形式及和平议会斗争都只是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手段，至于采取

哪一种形式，则必须依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恩格

斯在临终前还一再声明：“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

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

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

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

权利。”[4]686

显然，任何试图在《导言》中“发现”恩格斯晚年

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暴力革命、视和平议会斗争为

唯一合法手段的说法，都是对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

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歪曲，是完全违背恩格斯《导

言》的基本思想的。

《导言》完成于 1895年 3月，半年之后恩格斯与

世长辞，《导言》成为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策

略问题的最后的“遗嘱”。自《导言》以来的一个多世

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跌宕起伏、砥砺前行，但恩格

斯在《导言》中阐释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策略思想的真

谛，依然具有重要影响，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

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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